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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拉康、福柯等学者的凝视理论框架下，《卖花女》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在父权凝视、阶级凝视及社会

凝视下面临着构建主体性的困境，同时也经历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从萌芽、迷失到觉醒的三个

阶段。通过研究发现，伊丽莎最终自我意识觉醒从根本上受到拉康理论中“象征界”他者认同所施加的

社会规训的限制和客体凝视中主体的匮乏本质，她自我意识中的主体性观念实质上是资本主义阶级社会

所构建的一种幻象，这凸显了个体社会阶级身份与伦理追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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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aze theories of Lacan and Foucault, the heroine Eliza in Pygmalion faces the di-
lemma of constructing her subjectivity under the patriarchal gaze, class gaze, and social gaze. Her 
female self-awareness undergoes a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across three stages: emergence, loss, 
and awakening. The study reveals that Eliza’s ultimate awakening of self-consciousness is funda-
mentally constrained by the social discipline imposed through the Other’s recognition in Lacan’s 
“the Symbolic” and the inherent lack of the subject under the objectifying gaze. In essence, the n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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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ubjectivity within her self-consciousness is an illusion constructed by capitalist class society. 
This highlights the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n individual’s social class identity and 
their ethical aspi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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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卖花女》是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创作的一部戏剧。该剧的喜剧效果主要源于通过不切实际

且略带荒诞的戏剧性转折来实现人物命运的突然转变。该剧的主题与乔治·萧伯纳的费边社会主义思想

密切相关，体现了他对现实与资本主义妥协的理念。这部喜剧同时也是一部“问题剧”，反映了上层阶

级对下层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在拉康、福柯等学者的凝视理论框架下，《卖花女》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

在父权凝视、阶级凝视及社会凝视下面临着构建主体性的困境。基于剧情，伊丽莎的主体性困境被划分

为三个阶段，其自我意识经历了萌芽、迷失到觉醒的过程。然而，伊丽莎最终的自我意识觉醒从根本上

受到拉康理论中象征界他者认同所施加的社会规训的限制以及客体凝视中主体的匮乏本质，她自我意识

中的主体性观念只是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的一种幻象。在结局中，伊丽莎凭借其经济基础和文化教养成

为了一位真正的淑女，这恰恰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鸿沟不可逾越的现实，金钱仍然是个人地位的

主要评判标准。因此，该剧的主题传达了乔治·萧伯纳面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深深无力感，悲剧的思想隐

藏在喜剧的外衣之下。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凝视理论的另一重要来源。他的理论提出了“想象界”与“象征界”的概念

[1]。“想象界”主要涉及“镜像阶段理论”，即 6 至 18 个月的婴儿逐渐认识到自己在镜子前的形象并进

入这一阶段。镜像因“理想自我”和“小他者”而变得复杂。“理想自我”只是婴儿的一种自恋式想象，

是婴儿在镜像阶段追求完美自我形象的目标[2]。“小他者”主要涉及由他人的凝视、面部表情或身体行

为以及其他任何物体所反射的镜像。“象征界”是支配个体的意识形态，也被称为“自我理想”和“大他

者”。在“象征界”中，社会象征秩序和父权秩序等不可抗拒的意识形态会使主体在从“想象界”过渡到

“象征界”的过程中感到恐惧[3]。 
福柯为凝视引入了权力的维度。通过研究全景监狱系统，他发现整个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全景

监狱”。福柯将这种现象称为“全景敞视主义”，并认为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重要规训技术，具

有强大的政治统治功能。他认为，“个体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关于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

秩序中”[4]。这种永久、彻底、无处不在的监视工具“像一种无面孔的凝视，将整个社会身体转化为感

知领域：成千上万的眼睛遍布各处，移动的注意力时刻保持警觉，一个长长的、等级化的网络”[4]。他

相信，这个网络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其机制的一部分。 

2. 男性角色的凝视与伊丽莎的选择 

2.1. 杜利特尔：父权凝视 

根据凝视理论，理解“凝视”并不仅限于视觉层面。毫无疑问，人类的五种感官——视觉、听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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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触觉和嗅觉——是紧密相连的。语言中存在大量视觉隐喻[5]。剧本中女主人公伊丽莎和其他男性角

色，如杜利特尔和希金斯等，通过对话的方式展现将主体客体化的凝视机制。“视”与“知”关联，视觉

作为一种包含知性和理性成分以及视觉对外部世界的把握能力。通过研究视觉，可以进一步理解剧本角

色的主观思想和心理状态。凝视是一种带有权力运作或欲望的观看方式[6]，当今对凝视的批判已经成为

用来反抗父权中心主义的有力武器。伊丽莎的父亲杜利特尔将女儿视作金钱交换的筹码，与希金斯讨价

还价，伊丽莎的主体性被父权凝视所剥夺。通过分析第二幕中杜利特尔与希金斯的对话，揭示出了剧本

中隐藏的父权无意识。   
伊丽莎与杜利特尔之间亲情淡漠，主要源于杜利特尔对女儿的冷漠和不尊重，他通过父权凝视来评

判伊丽莎。他称伊丽莎为“一只花枝招展的猴子”[7]。在他看来，伊丽莎是他的财产，可以用来换取金

钱。当他的女儿在希金斯的实验室过着光鲜的生活时，他来到那里要求“补偿”。“这姑娘是我的。你得

到了她。那我怎么办？”[7]他以伊丽莎的青春和美丽为筹码与希金斯讨价还价，从而将女性物化和客体

化。“从一个年轻女人的角度来看，她是个漂亮姑娘。但作为一个女儿，她根本不值她的生活费；所以我

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只要求得到我作为父亲的权利”[7]。通过父权凝视，杜利特尔认为女性在婚姻关

系中处于顺从地位，而控制女性的权力在婚后从父亲转移到丈夫手中。像伊丽莎这样年轻且未受过教育

的女性更容易被控制，并在利用完她们的价值后被抛弃。“先生——趁伊丽莎还年轻、还不懂事的时候

娶了她。如果你不这么做，以后你会后悔的。如果你这么做了，她会后悔；但她比你更合适，因为你是个

男人，而她只是个女人，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幸福。”在杜利特尔看来，伊丽莎终身的幸福无关紧要，她只

是男性视野中的装饰品，仅仅被局限在希金斯的实验室中，她的身体和外表不是她本人可以支配的对象，

而是一个囚禁她的监狱。因此，杜利特尔的凝视首先是权力性的，确立着他作为父亲至高无上的权力；

其次，其凝视是冷漠的，压抑着父爱的投入；最后，其凝视是疏离的，父女之间隔着距离，视者与被视对

象很难实现主体间的亲密互动。 

2.2. 希金斯：阶级凝视 

希金斯是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的代表，他凝视着像伊丽莎这样的底层人物。在这部剧中，从物质世

界的角度来看，他是帮助伊丽莎摆脱底层身份的恩人；从伊丽莎精神世界的立场来看，希金斯在其凝视

中表现出的傲慢与粗鲁是促使伊丽莎女性独立意识觉醒并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希金斯而言，伊

丽莎是“鸽子”、“鹦鹉”、“猫”、“压扁的卷心菜叶”以及“极其肮脏”的存在[7]。仿佛她和她的

衣服携带了一种致命的病毒，像某种需要避开的瘟疫。“把她带走，给她洗干净，皮尔斯太太。如果其他

方法都不行，就用‘猴牌’清洁剂。厨房里有足够的火吗？”[7]希金斯认为，伊丽莎没有与他相同的学

识和社会地位，因此她没有同等的发言权，也不配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希金斯和皮克林最初的赌注完

全忽视了伊丽莎作为女性的主体性，他们并不关心伊丽莎是否会转变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女性。只要

他能够让伊丽莎的言谈举止变得像淑女一样，并成功欺骗上层阶级，他就能证明自己作为语音学家的专

业能力。这样一来，伊丽莎成了他利用和证明自己的工具，即使这可能导致的结果是“这些使淑女无法

自食其力的举止和习惯，却没有给她带来淑女的收入”。如果说希金斯因伊丽莎的衣着将她视为瘟疫，

那么他因她的方言将她视为尚未被人类文明驯化的野兽。她粗俗的语言极大地冒犯了希金斯教授——《希

金斯通用字母表》的作者。“一个发出如此令人沮丧和厌恶声音的女人没有权利存在于任何地方——没

有权利活着。”[7]“你看这个家伙，说着街头英语：这种英语会让她一辈子都待在阴沟里。”[7]总之，

希金斯对像伊丽莎这样的底层女性毫无共情与同情，他的凝视对伊丽莎具有破坏性，使她成为资本主义

社会的奴隶。   
“凝视”这一术语常与阶级、种族、性别和民族等身份问题相关联，并体现了一系列权力话语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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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对立[8]。希金斯的凝视可以体现其身份的心理机制，他始终将自己局限于上层阶级的身份中。他固执

地认为，以乞讨为生的底层阶级也应该说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圣经》中的标准英语。事实上，上层阶级

之所以为标准英语中某些复杂且难以理解的发音方式感到自豪，是因为这是一种将他们与底层阶级区分

开来的方式。语言与个人的社会地位相对应。他忽视了文化的阶级属性。这也预示了希金斯无法理解伊

丽莎在“成功转变”后的情感崩溃。标准英语是高社会地位的象征。阻碍伊丽莎过上更好生活的不仅仅

是语言，更是贫富差距。 

2.3. 伊丽莎：萌芽阶段的自我意识 

根据拉康的凝视理论，当主体凝视镜像时，存在想象中的自我认同，形成了“理想自我”，即主体通

过对自身或与自身相似的他者形象的凝视来构建自我认同[1]。在《卖花女》第一幕中，希金斯的话语促

使伊丽莎在逐渐成长但尚未成熟的自我意识基础上，构建了她的理想自我。 
在接受语音训练之前，伊丽莎已经开始初步构建她的女性自我意识，包括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自尊

心以及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尽管伊丽莎缺乏家庭的温暖和父爱，但她保留了良好的个人品质和积极的

生活态度。她通过卖花来维持生计。在剧中，伊丽莎经常提到：“我的品格对我来说和任何女士一样重

要。”[7]尽管她贫穷且未受过教育，伊丽莎坚信自己与那些上层社会的女性拥有同样的尊严和人格。当

希金斯记录她的言语时，她感到这可能对她不利，因此她站出来质疑希金斯的行为。她有自己的生活准

则，例如，尽管受到父亲的影响，她并不饮酒。 
在想象关系中，主体通过他者的视角凝视自身，并通过认同他者的视角将自身内化为理想自我。伊

丽莎就如进入镜子阶段的婴儿，找到了一个可以“投射”自我的形象，站在自我建构的门槛。不过，镜像

建立起的自身完整性不过是“矫形的整体性形式的幻想”，自我赖以确立的基准外在于身体实在，“预

示了它异化的结局”[9]。当伊丽莎听到希金斯的夸口时，她抓住了一丝希望：“三个月内，我可以让这

个女孩在大使馆的花园派对上被当作公爵夫人。我甚至可以让她成为一名女仆或商店助理，这需要更好

的英语。”[7]因此，她决定用自己辛苦赚来的微薄积蓄向希金斯学习，改善她的口音。“我想成为花店

里的女士，而不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街角卖花。”[7]伊丽莎主动寻求希金斯的改造，正是因为她通过他

者的视角凝视自己，产生了想象中的自我认同。她认为，拥有优美的英语发音似乎可以让她拥有更光明

的未来和更轻松的生活。然而，没有经济基础的身份转变会使她陷入强烈的自我价值否定，并对她的主

体建构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当伊丽莎接受希金斯的语音训练时，她也不自觉地接受了父权社会对女性

的规训以及上层阶级的规范，并试图融入主流文化。伊丽莎的自我意识尚未成熟，她的选择注定会导致

自我意识的丧失。 

3. 社会的凝视与伊丽莎的困惑 

3.1. 语言：上层阶级的谎言 

凝视作为一种带有权力或欲望的观看方式，让凝视者通过这种权力获得“观看”的特权和主体地位

[6]。在第三幕中，希金斯带伊丽莎来到了希金斯母亲的家中，此时的伊丽莎还没有成功地将“标准英语”

内化为自己的语言，就像还未塑形成功的玩偶第一次被摆到了市场中。伊丽莎服饰华丽，举止优雅，开

始时说话确实斯文得体。可是她渐渐暴露出了自己粗鄙的话语，其街头卖花女的本质身份也暴露无遗。

之后，伊丽莎竟然成功地在大使馆招待会冒充公爵夫人，她被彻底塑造出了一个新的社会身份：一位拥

有无可挑剔的措辞、优雅举止和端庄仪态的贵族女性。在两次出场中，伊丽莎华丽的打扮和气质都震慑

住了在场的大家贵族。当伊丽莎在希金斯母亲家中暴露出粗鄙的语言后，弗雷迪却说这正是最时髦的语

言；克拉拉当场还学起这种“时髦”来。此时的伊丽莎不具备上流阶层拥有的经济基础的支撑，但仍然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3043


杨婉婷 
 

 

DOI: 10.12677/wls.2025.133043 297 世界文学研究 
 

能凭借穿着打扮以及气质成功哄骗过他们，成为上流社会的谈资。这如同于奢侈品一般，凭借品牌效应

和外部包装获得上流阶层追捧，作为其特殊身份的象征。这进一步破坏了伊丽莎的主体性建构，将女性

主体客体化和物化。当塑形成功的伊丽莎进入人们视野时，人们欣赏且喜爱的是其伪装的外表而非真正

的主体。 
此外，贫富之间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由此凸显。文化作为一种象征性权力，隐藏了支配与从属、统

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并以更为隐蔽的方式运作。底层群体在渴望通过接受资产阶级文化来跨越阶级

壁垒的过程中，无意中屈服于文化资本和统治阶级价值观的洗脑，通过学习精英阶层的“标准语言”来

实现这一目标。本质上，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在这一过程中被掩盖了。在剧中，标准语言作为上层阶级

地位的象征，被视为优雅、自然合法且优于其他方言的存在。因此，社会中的个体误以为社会秩序和等

级分类具有“自然性”。处于底层的伊丽莎对此毫无察觉，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力量施加的规训。标准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工具，由此成为规训社会的手段。 

3.2. 伊丽莎：迷失的自我意识 

根据镜像理论，象征性的他者认同形成了“自我理想”，即主体通过他者指出的理想形象来看待自

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对象[1]。这体现为意识形态对个体的支配，主体被迫认同社会秩序、

父权秩序等。同样，福柯认为，凝视作为一种权力，其力量在于其不可知性。在这种不可知性中，女性的

地位处于长期的不安全感中，或者说处于一种永久性的被观察状态，迫使她们通过他人的凝视来存在。

女性的所有行为都会被他者驱动，并被转化为一种对象形式。通过被观察和评价，女性要么不断内化标

准和秩序，要么对其进行抵抗。   
当伊丽莎初次来到教授的实验室时，她被他的话语所迷惑。“想想巧克力、出租车、黄金和钻石。”

[7]她没有考虑后果，也无法抵抗这种诱惑。正是缺乏强烈的自我意识，驱使她盲目地追随本能。在希金

斯的严格规训下，得体的行为被固化为习惯性动作。在希金斯夫人组织的茶会上，伊丽莎“穿着精致，

进入时展现出非凡的气质和美丽，以至于所有人都站起来，感到十分慌乱”[7]。“他们停止交谈，注视

着她，欣赏她的服装、珠宝以及她那奇异而迷人的自我。”[7]在语音改进方面，伊丽莎经历了严格的训

练，以确保每一块肌肉都能在固定的时间内精确地发出声音，从而形成习惯。在大使馆的盛大派对上，

她“说话的方式与维多利亚女王一模一样”[7]。 
福柯提到，被囚禁者会因塔楼的存在而不断提醒自己可能处于监视之下，从而将这种监视内化为自

我凝视[4]。同样，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分析道，女性是被凝视的对象，并揭示了一个男性主导

的世界：“男性行动，女性呈现。男性观看女性。女性观看自己被观看。这不仅决定了大多数男女之间的

关系，也决定了女性与自身的关系。女性内在的审视者是男性：被审视的是女性。因此，她将自己转化

为一个对象——尤其是视觉对象：一种景观。”[10]女性的顺从和自我凝视使她们彻底接受了父权社会的

规训。伊丽莎积极迎合男性主导的上层阶级对女性的规范和期望，并通过反复的模仿和表演来塑造自己

的性别身份。她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养成了习惯，并体现了具有被驯服性质的女性气质。这一切都与她最

初的愿望相矛盾：通过教育自己，在社会中过上更好、更独立的生活。伊丽莎暂时性的自我意识迷失是

父权与阶级强大凝视的结果。然而，她最终选择了反抗的方式——对抗性凝视，即反凝视。 

4. 伊丽莎的反凝视与被凝视的命运 

4.1. 伊丽莎：反凝视与觉醒的自我意识 

当个体意识到并对他者施加的规训感到不满时，觉醒的自我意识会激发其以新的反抗姿态——即反

凝视——来对抗来自权威意志的凝视[11]。凝视可以具有对抗性，它是一种抵抗的姿态，是对权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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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并非始终被动，她保留了自己的自我意识。她逐渐意识到，不同阶级之间的文化和历史鸿沟显而

易见，而她无法仅仅通过扮演淑女真正融入上层阶级。她只能谈论天气等无关紧要的话题，以隐藏自己

的真实身份，而这种身份在她谈及个人经历时便会暴露无遗。每一次社交活动对她而言都是一场需要全

神贯注的考验。最终，富人和权贵们欣赏她淑女般的表演，但无人知晓她隐藏的真实自我。愤怒之下，

她向希金斯抱怨：“我卖花，但我没有出卖自己。现在你把我变成了淑女，我却无法再卖任何东西了。”

[11]“哦！要是我能回到我的花篮旁该多好！我就能独立于你、父亲和整个世界！为什么你夺走了我的独

立？为什么我放弃了它？我现在是个奴隶了。”[7]伊丽莎质疑父权与阶级对她的凝视，因为这些凝视所

施加的规训和物质主义文化规范使她失去了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希金斯傲慢且以自我为中心的态

度让她无法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因此，伊丽莎毅然离开了希金斯：“我知道我是个普通无知的女

孩，而你是个博学的绅士；但我不是你脚下的尘土。”[7]   
伊丽莎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其主体性的回归上，包括忠于自身经验、独立思考以及表达自由。首

先，伊丽莎坚持自力更生的个人价值观，不愿在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虚荣场中表演。她相信自己可以通

过所学的语音知识谋生。“我可以教语音学”或“我可以给那个满脸胡子的匈牙利人当助手。”[7]语音

训练使伊丽莎无法再成为那个通过劳动自食其力的卖花女，但它也可以成为她通过智力劳动谋生、过上

更好生活而不依赖他人的一种方式。其次，伊丽莎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始终坚持性别平等与善意的理念。

希金斯质疑弗雷迪对伊丽莎的用处，但伊丽莎表示：“也许我能让他有所作为。但我从未想过我们之间

要互相利用。”[7]在她看来，人际关系并非完全由利益驱动，而是基于真爱与尊重；女性也可以通过工

作养家，而不必像传统那样依赖丈夫。“我会嫁给弗雷迪，等我能够养活他的时候就嫁。”[7]“淑女与

卖花女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她的行为举止，也不在于她如何被对待。”[7]她始终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无

论她是卖花女还是淑女。她学习语音不仅是为了自力更生、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像淑女一样受到

尊重。“淑女与卖花女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她的行为举止，也不在于她如何被对待。”[7]第三，希金斯代

表了学识与财富的上层阶级，是社会权威的象征。而在不断觉醒的自我意识推动下，伊丽莎通过对立性

凝视看穿了希金斯在社会意义上的脆弱性——他需要他人的帮助。在第五幕中，伊丽莎与希金斯的争论

中，她直接指出希金斯从未以他人的感受为导向说话或行动，并试图唤起他的良知，让他学会善待他人。

“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相处愉快，我渐渐——开始——在乎你；不是想让你爱上我，也不是忘记我们之

间的差距，而是更像朋友那样。”[7]希金斯的学识和专业精神使他在学术界备受尊敬，但他缺乏服务社

会的人性与责任感，而这正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需要的。至此，伊丽莎与希金斯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拥

有独立自我意识的伊丽莎成为了希金斯的老师。 

4.2. 社会：无所不在的凝视 

“象征界”是一个由符号构建的、具有深刻社会文化意义的秩序，由父权秩序主导，并由能指统治。

它的作用在于实现人类的社会文化性，同时规范其性与攻击本能[2]。伊丽莎认为，通过教授标准英语，

她依靠自己的能力实现了独立，完全摆脱了男性的控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然而，标准发音作

为统治阶级的规训手段和物质化文化规范的具体体现，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意志。在象征界中，

能指指的是对主体的支配与塑造，而意识形态通过构建一种幻象将个体转化为政治主体，并将其困于其

支配之中[2]。伊丽莎通过标准化他人口音谋生的方式，无意中帮助了父权社会巩固其统治地位。   
拉康认为，作为观看主体在面对客体世界时，自己观看的对象以某种方式折返了自己的目光，这种

目光即凝视。它“属于事物的一边，也就是说事物在看着我”[9]。观者的视角具有盲点和局限性，主体

被固定再观察物自身。伊丽莎的反凝视又再次被反射回来，受到社会的凝视，其主体性不过是一个幻象。

伊丽莎在被观看和评价的过程中继续内化标准，有意识地学习规范行为，她忍受着父权和社会秩序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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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凝视。后来，她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迎来主体性的回归，并且由于阶级身份的改变，她成为反凝视

的主体，或者说凝视的主体。然而，其主体性具有匮乏的本质。伊丽莎的父亲意外幸运地获得了一笔每

年 4000 英镑的年金。到剧终时，伊丽莎、希金斯夫人和皮克林都准备愉快地参加她父亲与继母的婚礼。

这一情节除了产生喜剧效果外，还揭示了伊丽莎身份的真实转变。她被上层阶级的家人和朋友所包围。

伊丽莎所学到的上层阶级礼仪和发音如今有了经济基础的支持，随着她的父亲成为绅士，她也成为了一

位真正的淑女。从现实角度来看，伊丽莎社会阶级的跃升使她无法真正实现“自力更生”，而她能够享

受上层阶级有形和无形的特权。总之，伊丽莎主体性的确立有其局限性，她的真正独立只是一种幻象。

她无法摆脱社会中父权与阶级意识的影响。换句话说，她的自我意识并未克服社会权力的凝视。   
伊丽莎在经济基础支撑下实现了外表与言谈的自我转变并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陷入了凝视的困境，

成为社会权力关系的一部分。在追求所谓高贵社会身份的过程中，她进一步丧失了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

值。萧伯纳通过伊丽莎的故事，揭示了当时英国社会个体阶级身份与伦理需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凸

显了在权力结构下个体寻求自我实现与主体性的艰难，从而深刻传达了其伦理批判意涵。 

5. 结论 

《卖花女》作为一部经典喜剧文本将“问题剧”作为文本内核，通过探讨伊丽莎自我意识的转变和

身份困惑，深入地揭示了当时英国腐朽保守的阶级意识、父权意识等问题，客观地展示了社会底层人民

深受压迫的社会面貌，由此让这部戏剧文本的立意不断升华。 
权力凝视的背后是当时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男女不平等。由于社会位置的限制，个体很难真实地

理解现实：大多数被支配者往往只能接受意识形态的笼罩，并将现实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无意识地接受

了支配者的价值观，导致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扭曲理解。伊丽莎最初看似良好的意图使她失去了自力更生

的能力和真实的自我，其自我意识并未帮助她在父权制和阶级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确立女性主体性。

来自“他者”的凝视压迫着以伊丽莎为代表的底层女性，而通过语言等“象征界”的社会规训，伊丽莎不

断内化阶级意识并屈服于父权统治。伊丽莎的“成功转变”更像是萧伯纳为底层阶级编织的一个梦，因

为现实是没有经济基础，不同阶级之间的鸿沟无法跨越。腐败且保守的等级意识极大地阻碍了底层阶级

通过勤奋努力实现物质成功；根深蒂固的父权意识将女性物化，使她们难以在社会中获得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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